
第一章　　瑞雪丰年喜梦天降贵子

三岁诗书众人皆称奇才

邢侗出生济南府临邑县。

古老的黄河故道，九曲十八弯地从西往东串绕临邑境内，在

县城东北二十华里的古河南岸，有一个普通村庄，历史记载唐朝

明君李世民征辽时曾在此筑堤住宿而建村。明朝燕王扫北时又露

宿过此地，并在此地收纪纲、肃穆为帐下亲兵。通过纪纲、肃穆

了解到宿安人都是李世民随从，妃子后裔，倍增好感，一路斩尽

杀绝，独在宿安没动一刀一枪，在此住宿又平安无事，燕王很高

兴，临走时为留念命名宿安。

里间屋里不时传出一

明嘉靖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在这块两代皇帝住宿过的风水

宝地，干旱了一冬，空中浓云一片片沉重而缓慢地移动，一阵阵

寒风在大地上横扫，不多时大雪从天上到地上连成一片，棉絮似

的雪花铺天盖地落在广阔的平原上，大雪盖满了田埂，道路，染

白了房顶，树木，白茫茫的宿安，一簇簇的树丛中挂满了雪花，

一片片花朵似的雪花打着旋儿在宿安镇上空飘舞。在宿安镇西南

角，有一座建筑宏伟的四合院，院里刚刚种的一棵皂角树，在雪

花装饰下像是盛开的百花。四梁八柱的正房里，几只明亮的蜡烛

照得满屋里通亮，主人邢如约坐在布满蓝色的火盆旁，一边吸烟

一边品尝刚买来的龙井茶，心情格外喜悦。

阵阵女人的呻吟声。邢如约听着女人的呻吟，回忆着适才的梦，

梦中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空中一束火光照得如同白昼，天上麒



如约如愿以偿，

麟从空而降，在空中七拐八弯来到邢如约的院子，一声巨响从窗

子窜入屋中，如约大惊。女人把他叫醒了，原来要临产了。邢如

约转惊为喜，人们传说麒麟送子，这不是托梦要生孩子吗？多么

吉利的巧合！历史传说，凡生贵子往往提前托梦让人知道，如约多

么盼望生个儿子啊。原配赵氏留下一个女儿病故了，又续了当今

德平人万氏。万氏端庄秀丽，宁静沉稳，胸怀大度，深邃的眼睛

中透露出聪慧，善诗文丹青，言行举止一派大家闺秀气质。来到

邢家与如约朝夕相处，谈文论诗，情投意合，美中不足至今没有

个儿子，为求子如约的父亲邢溥烧香叩头，邢如约也赈济善食，

行善拜佛。这次临产托梦是吉祥的预兆，如约充满希望，他往火

盆里添了几块炭柴，蓝色火苗满盆四溢，烧得屋里暖烘烘的。

内屋门帘一闪，接生婆刘氏走进来说：“快，快烧一大锅热水，

准备好大盆，妇人要临盆了。”邢如约安排好仆人烧水送水，听着

室内的动静又转入沉思：人称我邢佛，皇上也为此下诏敕我“佛”

字，老天不可让我如约无儿子。他又想到做梦，火光增光发亮，

麒麟送子，是生儿子的吉兆。他慌忙查书寻典，如果是儿子就取

“侗”字，侗，童、统的谐音。哇，哇⋯⋯里屋传出婴儿啼哭声。

刘氏高兴掀开门帘说：“恭喜，恭喜生了个儿子。”

高兴的心要跳出来了。儿子，儿子，终于盼来了！他几步跨进屋

里，左看右看宝贝儿子，从头看到脚，从脸看到眼，尽管刚生下

的儿子形象模糊，他看得还是入木三分，对突然降临人间的这个

儿子充满无限深情。哇，哇⋯⋯新生儿浑身颤动，又是一阵大哭。

邢如约听起来，却似如痴如醉的歌曲。这个有福的孩子，迎着飘

扬的瑞雪，带着活泼的性灵，来到了几代书香门第人称邢佛的家。

儿子降临，使邢如约一家都沉浸在兴奋的喜悦中，唯有不知

一家喜悦心情的儿子，发出一阵阵哇哇的哭声。

东边的天空升起一片霞光，和煦的阳光透过窗子照进屋里，



捎来大包

照在炕沿上，照在婴儿盖的被子上。新的一天开始了。

三天后，八人抬的蓝呢大轿，落在邢如约的门前，邢如约的

岳母，万氏的母亲听说添了个外甥高兴的早早就来了，

“女儿身子很好。”“够用吧。”“倒够用，就是成天蹬蹬的闲

小包人参、燕窝、鸡蛋、红塘还有闻名海内的德平小米⋯⋯这一

样一样的东西没等如约家人般完，她就迫不及待地下轿了，在丫

环的扶持下走进了万氏的屋子，抱起小外甥，前前后后满身看个

遍，又问女儿：“身子可好？”万氏见母亲和外甥亲切样子，抿嘴

一笑：

不住，吃饱了连哭带踢的没有完。”母亲说：“孩子哭就是成年人

干活，连哭带挣扎的才能伸筋动骨，长身体呢！”母女俩说着，女

仆人已送上香喷喷的龙井茶，万氏母亲这才放下孩子，接过茶后

坐在八仙桌的靠山椅上，望着站在一旁的邢如约说：“这是邢家积

德行善的报应，明天我到朱家河北岸肖营娘娘庙去烧烧香，给外

甥多多许愿。给孩子起个名子吧。”孩子没出生前邢如约就查找书

典起好了名字了，他当时有个想法，要是闺女就由孩子姥姥起个

名字好了，要是个儿子，就取侗字，因侗字与童、统谐音，可总

括为子继父业，儿子才是大家庭的顶梁柱。于是，他回答万氏：“母

亲，孩儿想取名邢侗。”

万氏是有文化的人，略一沉思说：“取‘侗’字不错，儿子是

邢家门的玉柱，继承邢家的家业，是个吉利的名字。字呢？”看

了看邢如约，见邢如约沉思，她建议道：“是不是取个‘愿’字，

邢子愿。”邢如约对于取字，还没细致思想过，对岳母取字，觉得

不错：“好，邢子愿，乐意继承长辈的意愿嘛。”万氏满意地看了

看心上女婿。这个女婿也真聪明，很快反映出字的寓意，有其父

必有其子，这个外甥可是个宝贝啊。说：“好，小名邢侗，姓连着

名，字子愿，父对子的期望，达到父满意，子原愿意了。”哇

哇 ，邢侗又浑身颤动，伸胳膊蹬脚的哭起来，好像听懂了父



亲和姥姥说的话，满意地浑身跳跃着⋯

这个宝贝从娘肚子里就带来了特殊的天才，两岁时还不会说

话，问他什么他就能指出来，像是生下来就懂事一样。最惹邢如

约惊奇的是，如约给他泡了一碗蜜水，邢侗喝完了，因还不会说

话就跑到如约面前哭，如约不知为啥，急得不知所措，邢侗哭闹

一阵，见家人只是逗劝，骤然停哭拿来喝蜜水的空碗送给如约，

邢如约这才恍然大悟，忙给他倒了碗蜜水，邢侗喝了又笑嘻嘻的

不哭了，喜得如约把邢侗抱起来：“吾儿真聪颖啊！”儿子会说话

后，如约就教他背唐诗，邢侗像学话一样又是令人出奇，教了他

几遍就背诵，三岁就能背唐诗几十首了。邢如约是大家望族，来

来往往的人不断，不管是生人、熟人，问他什么答什么，不知就

不知，知道的就一字一句的说清楚，来往客人欢喜说：“从三岁看

到老，邢侗在家里是顶梁柱子，大了在朝也是栋梁人才。”后来实

践证明果然如此。

自邢侗来到这个家，给家庭每个成员都带来了欢乐，有空都

愿和邢侗逗着玩。邢侗人小鬼大，什么话都有他的看法，就是幼

稚话也天真地说，常常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邢侗四岁时得了水

痘，连续十多天昏迷不醒，这个家像下了霜一样，一家人愁眉不

展。邢如约连续几天睡不着觉，他认为儿子太聪明，怕太聪明的

孩子不长寿，想着法子给儿子治病。最焦急的是邢侗的母亲万氏，

更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这庙烧纸那庙还愿，回来时时守在

儿子身边。邢侗父母把法使尽了，邢侗病不但不见好，而且生命

一直处在危险之中。邢如约是医生，对远近名医都知道，他打发

家人，把海内名医请来十多个，让名医会诊，但仍不见好转。万

氏伤心落泪，反反复复自言自语，宁让我病换出儿子，甘心情愿。

邢侗姑姑怕万氏哭坏身子，成天轮流和万氏守着邢侗，熬的两眼

浮肿。看着邢侗吃不下饭，邢如约虽然个人心如刀绞，还劝万氏



和妹子：“注意身体啊，没有治不好的病，要疼孩子先养好咱的身

体，咱都伤心病了，谁给孩子请医生呢？”虽劝他们，自己已象

变了一个人一样瘦多了。一个祥和欢乐的家庭，让邢侗闹的全家

六神不安。邢如约想起了泰山里一位老医生，常年在山上采药看

病，是个很有名的怪医生，就打发家人把他请来，这位医生已七

十多岁，满头白发，胡子一尺多长，一看就知是不凡之人。他来

到后给邢侗把了脉，眉头微微一皱，把邢如约、万氏叫到内间单

独说：“这孩子病已不轻了，怕难有回天之力。”万氏一听泪一片

片流在脸上，邢如约顾不得伤心，说：“先生，还有没有法呢？”

这位医生沉思了一阵说：“只有一法，需要说明这药毒性很大，有

可能吃上药就好。但吃这药好不了，生命就难保。这些年来，这

付药一共用了六次，四好两伤，这个要你俩人拿定注意，好了是

我应尽的医责，不好请不要埋怨。”邢如约是医生，知儿病情，不

治难以活下去，治还有最后一线希望，他便和万氏协商。万氏是

大家之女，出名的明白人，她说：“俺已无主意，你拿定吧，好坏

都由命定。”邢如约沉思好一阵子说：“先生，你是诚心救这孩子，

有什么法使什么法吧。”老中医开了一付药草，叫家人到泰山取药。

把药取来后，老中医亲自熬药，亲自让邢侗喝上。说：“都好好休

息一夜，今夜孩子只是昏迷，明天一早见分晓。”闹腾这些天，一

家人在老医生安排下，算睡了一个好觉。天还不亮，一家子都醒

了，看着邢侗还在昏迷中，一家人都不作声，心里却在忐忑不安

中等待着。抽袋烟的功夫，邢侗混身动了动，这下子牵动了一家

人的心，看着邢侗慢慢睁开了眼睛，全家人喜出望外。邢侗竟奇

迹般地好了。邢侗得了这场大病，身体象泄了元气一样，身子弱

了很多，尽管从生活上想着法儿照料，可这场病使他的体格一直

难以复原，身子一直很瘦。五岁这年又得了痢疾，因身子弱又是

久治不愈，连续拉痢疾使他面黄肌瘦，头都抬不起来了，整天躺



岁时邹安稿将邢侗招入济南

在软绵绵的坑上昏睡，一家人又是提心吊胆。万氏妇人和她大妹，

昼夜轮番守在邢侗身边喂汤喂药想尽了办法就是治不住。邢如约

从医书上查到一种草药，能治这种病，但走遍药店，没有这种药。

他打听到崂山石头缝中有这种草药，邢如约骑着毛驴来到崂山，

在崂山寻了三天三夜也没找到，没法他来到崂山顶峰，对天长叹，

心想吾儿为什么得病就这么厉害无法治啊。这时走过一个道人，

问形如约：“何事这么愁眉不展？”邢如约说明情况。这人一笑：

“这种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坐的这块石头缝里就有，不过在

很深处不易取出。”邢如约喜出望外，花钱雇了当地人把这种草药

取出来。又带回一桶崂山水，用崂山水熬，这种药效果更佳。邢

侗喝了这种药，才又一次挽救了他的生命。

邢侗幼年得过这两场大病，身体免疫力大大增强，身体渐渐

强壮起来。六岁读书，识字过目不忘；七岁写的毛笔字，龙飞凤

舞，剑拔弩张；十四岁读遍了家中所有藏书，并精读孔孟，四书

五经，精通朱程学，临写赵子昂、王宠的字几乎乱真。济南府的

督学邹安稿见到邢侗字说：“邢侗将来会以书法闻名天下。”十七

源书院读书，在泺源书院，邢侗年

年考第一名，十八岁考取拔贡，应诏进京太学院学习。在太学院，

虽人才济济，聚集着海内外出名的才子，但在这些知识精英中，

邢侗又是头儿名，当年在京考取京闱举人。从此邢侗更刻苦努力，

不管寒冬腊月，酷暑炎夏，都是闻鸡起舞，挑灯执墨。万历二年

甲戊，他二十四岁，考中进士。



第二章　　邢侗夸官拦冯保危在旦夕

宦官施威想明律改道回避

公元 年，万历二年，邢侗考中进士，胸披红花，骑着枣

红马，在京城的大街上骑马夸官。

这是暮春的一天，阳光灿烂，春风拂面，京城的大街宽敞笔

直，沿街亭店房舍栉比鳞次，道旁小铺里，金箸玉碗，阗碧玉瓶，

琳琅满目；路边绿树郁郁葱葱，簇簇鲜花争艳怒放，五颜六色的

蝴蝶展翅飞舞在花树之间；姿色婀娜的蜻蜓，成群结队漫舞在空

中。满街围观的人群，个个仰着笑脸，来来往往的小轿，在夸官

面前躲道而行⋯

邢侗从辟野乡村临邑，进入繁华的京城，受到京城人的喝彩、

赞叹，感到似梦非梦。联想到上次进京赶考，住在狭窄的客栈，

考后落榜的失落，心情是那样茫然，处处感到陌生。世间的事竟

是这么变化多端，人间的努力竟是这么无穷，经过三年奋争，他

终于步入理想的境地。

这是三年来执灯泼墨第二次进京赶考。二十一岁那年，第一

次进京赶考，与叔兄弟邢道遵一齐来京，没想到与宦官冯保的亲

戚张京考分齐名，因万历皇帝年幼，朝中大权由冯保专控，刑侗

在张京面前败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到故里，满腹屈怨向

家父倾诉，家父面对儿子赶考落榜，纵观当朝的形势，语重心长

地说：“曲折炼人生，怨屈磨意志，只要败中不气馁，立志不折不

挠，就能滴水穿石，钢棒磨针，成为佼佼者，不愁中进入仕。”邢



侗牢记家父的教诲，很快调整思路立下恒心潜心攻读。又是三年

的寒窗苦读，终不负父望，在殿试君臣面前艺高胆大，释解程朱

理学入木三分，谈孔论孟无人不服，试论判、诏、诰、表运行自

如，经史策论，对答如流，引用沈度，王宠、赵子昂千句一字不

错。在场的主考官于慎行对邢侗的出奇答论和深奥的见解所折服，

满以为他是这次赶考合适的状元人选。谁知冯保的三戚六姑太多，

冤家路窄，这次又与冯保的另一亲戚李勋相遇，尽管首辅大臣张

居正为邢侗伸义争理，但终因皇帝年幼，冯保老谋深算，邢侗还

是没攀上状元的桂冠，满朝文武大臣无不为之惋惜。虽没考中状

元，总算中了进士，对这一切邢侗历历在目。在他心中，状元、

探花也没有多大分量，只要中进入仕所愿足矣。他深知家父的教

悔，攻读赶考不折不挠就能取胜，在仕途上也是如此，只要有毅

力，就会有发挥的天地。纵观历史，创一番事业的人，并不是都

从状元这一渠道上而来，只要努力，就会在仕途上逐步取胜。他

正在思虑万千，仆人戴禄从马前走过来：“老爷，前面有人呜锣开

道。”邢侗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什么？让夸官进士躲路，看是什

么人？”“是。”戴禄跑到前面又退回来：“老爷，是当朝宦官冯保！”

邢侗不听则罢，一听说冯保气从胸涌，并不是冯保使他三年前没

中进士，也并不是因为冯保他没中状元、探花，是因为大明帝国

几代皇帝宦官执政，使朝纲乱纪，走向没落。邢侗父亲是御师，

常谈大明帝国宦官专权之事。从英宗起，大权就落入宦官之手，

宪宗后孝宗更是宦官专权，朝里的大权由宦官汪直专控，百姓说

只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入朝作官先给汪直行贿，才能顺当入

仕。孝宗后武宗继位，刘瑾专权，朝中重大奏章及办理朝政，不

是内阁处理，而是刘瑾一锤定音，当时京城传说有两个皇帝：一

个刘皇帝，一个朱皇帝。就是这个刘瑾作恶，致使朝政腐败，变

乱峰起，黄河以北数团并举，民不聊生。武宗后孝宗的侄子世宗



嗣位后，在朝四十五年竞二十年没临朝，让严嵩一人把持朝政，

有多少忠臣良贤死在严嵩刀下。一个堂堂强盛的明朝，就因宦官

作乱，危在旦夕。当今万历登基，又是宦官冯保主持大权。冯保

举戚利己，耀武扬威，忠贤良臣不被重用，致使奸臣当道，忠臣

受气，百姓难得安宁，朝臣视宦官草木皆兵，见者奔走相告，远

远躲避。一个堂堂大明帝国，将要毁在这些宦官手里成何体统？

他越想越气，不顾戴禄再三劝阻，勒马昂首当街拦路。

沿街围观的市民，见冯保的大轿，顿时失去欣赏新中进士的

雅兴，纷纷后退回避，然而见这个骑马的进士不但不后退，却泰

然自若地拦路挡道，又感到惊奇，好心的人都为这个进士捏了一

把汗。甭说一个新中的进士，就是当朝的众臣，哪个见了冯保的

大轿不赶快回避？连当朝的万历皇帝都惧怕他，众臣面前称他大

伴。在冯保手里杀个人和杀鸡一样，他在朝廷众臣面前吐唾沫就

是钉，见哪个大臣不顺眼，不管功劳多大，资格多么老，一沉脸

就吓得大臣们浑身哆嗦，汗流浃背，惟恐遭灭门之灾。当朝首辅

张居正也让他三分，在冯保面前谦称晚辈。这样在朝一跺脚就四

角震动的大人物，人们躲都躲不开，拦他的大轿⋯⋯旁观的人提

着心，忐忑不安地望着这个挡路的新进士。

殿试结束后，冯保就憋着一口气。一个野民邢侗虽文才较高，

张居正也不能站在这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平民一边，竟在君臣

面前给邢侗伸理争议，和他的亲戚争状元，打狗也要看主人，我

的亲戚就是我冯保的面子，要不是掌握批复大权，这次会把面子

丢尽了。在冯保的眼里，朝政唯一对手就是张居正，虽然张居正

在面上和和气气，但他总觉得有这么个人物在朝里，有些事就不

能随心所欲，早有除掉张居正之心，怎奈张居正作事堂堂正正，

难抓把柄。何况，张居正威信很高，当朝李太后也很信任他，才

使他屡屡不得机会，迟迟难以动手。这次殿试你对我不恭，我对



你不敬，先给他个眼色看。这天听说张居正要走这条大街，他也

要走这条大街，迎着张居正的大轿，在光天化日之下找他点麻烦，

灭灭张居正的威风。他坐上八人抬的大轿，威风凛凛地出了宫殿，

一路吹吹打打，鸣锣开道，围大街转了一圈，也没碰到张居正的

大轿，反复派人打听，才知张居正知冯保迎面而来已改道回府了。

冯保全盘计划落空，满肚盛气没发泄出来感到大失所望，正在打

道回府，前面差役来报：“老爷，前面有一进士挡路。”冯保是出

来拦张居正的，没拦着张居正，碰到一个进士把他拦住了，真是

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青筋暴跳，哪来的这么一个不怕死的小畜生，

敢拦我的大轿，真不知天多么高，地多么厚，老爷在皇帝面前都

是说一不二，一个小小的野民刚刚中了进士，真是岂有此理！正

想发怒，又一想莫非是个疯子？历史就有中举喜疯的记载。不行，

君子不能和疯人斗，对牛弹琴岂不叫世人耻笑。想到这里气又消

了一半，命差役：“过去仔细看看，是不是个疯子？”冯保根本不

相信，在当朝大街上有人会拦他的大轿。差役岂敢怠慢，急步走

到邢侗跟前，见邢侗宽额长脸，明目方口，发如云，骑着枣红大

马、身披红花，满脸红光好不威风。他身前身后看，越看越觉得

这个人即威严又风度，怕看错了，揉了揉眼，把眼瞪得老大，转

着看了一遍，直到完全确定这个人没有病时，才急忙退回向冯保

禀报：“老爷，此人不是疯子。”冯保一听，气非小可，正常人敢

拦我的大轿，真是破天大荒，也不看看冯保是什么人，这几年在

手下杀的人，个人也记不清了，老爷没碰到张居正就闷得发慌，

偏偏碰到个这么不知好歹的给老爷开心，也好，把他杀掉开心。

正欲下令大开杀戒，从轿帘一看，这个不怕死的进士已来到轿前

了。冯保定睛一看，此人宽额长脸，挺胸昂首，不像个凡人。他

精通相面学，一看就知不是个好惹的，正考虑在大街广众之下怎

么处置，邢侗却在大轿前勒马昂首，声如洪钟：“我是临邑人邢侗，



岂畏人者，我大众面前叫你诸天阉。”

冯保肺都快气炸了，宦官都是自愿割阉入朝作太监的，主要

任务在宫中是侍奉帝王，这些人最忌人们说他愿阉这个短处。这

个进士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揭短，他从入朝为监，这样的奇

耻大辱从没有经历过，气得冯保恨不得抽他的筋、扒他的皮，就

是当众吃了他、喝了他，也解不了心头之恨。他随手抽出拂尘准

备下令，要一刀一刀地从胳膊到腿的刮了他。

围观的人群见冯保的拂尘甩出轿外，知这个进士已大祸临头，

不约发出一阵阵惊惧的“嘘、嘘”声，胆小的人挤出人群纷纷后

退，气氛骤然凝固，变得恐怖紧张。邢侗的仆人戴禄见邢侗惹下

大祸，生命难保，他不和邢侗解释，拽住缰绳就拨马让路。邢侗

立眉横目，一手牵回马缰绳，挺胸骑在马上，泰然自若。冯保的

随从见拂尘甩出轿外，知主子要大开杀戒，哗啦一声，个个张弓

持剑，严阵以待，只等冯保一声令下，就让邢侗脑袋搬家。

冯保运足力气，正欲下令，忽然想起了太祖皇帝立下的大明

律，进士夸官不能与进士当场冲突。这下可难坏了冯保，杀，违

犯当朝的大明律；不杀，这个疯进士骂自己诸天阉实在可气，在

京城的大街上面对这么多人，怎么下场？杀不是，不杀更不是，

进不行，退更不行，人杀错杀对是小事，大明律在朝大臣还没有

敢违背的先例。怎么办？冯保两额沁出汗珠，无法处理又躲不开，

后悔今天是进士夸官的日子不该出来，本想给张居正个眼色看看，

没想到没碰到张居正，让疯进士闹得个人下不了台。上至皇帝，

下至大臣，没有一个敢顶撞他的，在朝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没有难住过，如今叫这个刚中进士的乡村野民给难住了，岂有此

理！越是着急越无法，冯保的脸上已沁出一串串的汗珠子，这个

专权的宦官在新中进十面前竟一时束手无策了。他咬牙切齿地恨

起临邑来了。这个临邑真不是个地方，是一方什么水土啊，专门



生养这样的人啊！当朝葛守礼就是靠近临邑的人，也是这个脾气，

处事刚正不阿，正色独立，不论碰到谁，抓住理不放，敢于在君

臣大众面前当场指责，也不怕丢脑袋。三国时期那个祢衡，也是

靠近临邑的人，更是刚正不阿，竟敢在曹操大宴宾客时，裸体“击

鼓骂操”，并当众辱曹是六浊之人。这不葛守礼没退，又来了个这

样的邢侗，朝中省得缺了这样的人。临邑人尽些不讲情面的。回

想历史，面对现实，临邑人实在是令人畏惧，他后悔今天不该走

这条街，没碰到张居正碰到这么个临邑人，自己一个在朝呼风唤

雨的大人物，叫一个刚中进士的小人物难住了。面对这个新进士

他又想起了曹操对称衡，曹操挟天子在朝专权，控制着大半国土，

智勇双全，兵多将勇，在当时就是说什么算什么的风云人物，祢

衡在贵宾宴席上骂他是六浊人，和这个在大街骂他诸天阉的人，

罪过不是一样吗？但曹操当场很冷静，以静制动，为保住个人争

夺江山想当皇帝的野心，佯装不杀仕的宽宏大量，就没有当场杀

祢衡。曹操能把这口气往肚子里咽，难道我冯保就不能吃这口气

吗？我也暂时让这个疯进士，弄个宽宏大量，遵纪守法，以后日

子比江河还长，何必今日。他虽有了改道回府的想法，但又觉得

在京城大街众人面前，实在难以放下面子，为不太狼狈，瞬间他

考虑还有什么三全齐美的策略⋯

京城的市民有谁知道当朝大明律，见一个当朝横行霸道的大

人物，叫一个刚中进士的小人物给拦住了，感到好奇，一片片的

人群像流水一样涌来，他们要目睹一下在明朝建朝以来独有的天

下奇闻。人们有邢侗拦轿撑腰，也不忌回避了，围观的人里三层、

外三层，看不见的年轻人爬到道边的树杈上，靠近道边的院子里，

人们站在屋顶上，大人抱着孩子，老人拄着拐杖，一时大街上人

山人海，讥笑声，议论声，沸沸扬扬。这下可急坏了仆人戴禄，

他见这种势头以为主人惹下了大祸，定会凶多吉少，反反复复地



劝邢侗：“老爷，你刚中进士，还没有任职何必与当朝手握大权的

冯保结怨呢？就是有冤，咱在人以下，也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冤

家易解不易结，咱就是回避，刚中的进士也不丢脸面，省得以后

在仕途惹是生非，请老爷三思。”邢侗坦然一笑：“戴禄，我泼墨

执灯几年寒窗，二次赶考争进入仕，为的什么？一句话，忠心保

朝，在胡作非为的奸臣面前，岂能委曲求全。冯保为朝不分良莠，

只认亲戚近人，拉党结私，天长日久，大明帝国会向何处发展？

这次怨屈邢侗事小，长期这样认亲不认才，认家不认国，不光是

误国误朝的事，而是朝廷的命运能否长久。”邢侗长长叹口气：“戴

禄放心，你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是新中进士，太祖大律规定不能

与进士夸官冲突，冯保不傻，他决不会违律闹个反朝的罪名。我

和冯保恩恩怨怨已是命里注定，在仕途上与冯保较量争斗已是难

脱之事，何不借这天赐良机骂他一顿，灭他威风，看他如何？如

果冯不顾大明律杀我邢侗，他就会自取反朝的罪名，遭受全家斩

杀。要那样，我邢侗一命换掉了一个奸臣的命，做到了以命保朝，

也算死有其所。冯保如改道回避，满朝大臣也会认为冯保不是老

虎尾巴摸不得，可鼓起忠臣与冯保斗争的信心，现时要冷静沉着，

看他乃何。”

这时的冯保七窍冒火，浑身窜烟，在轿中急得抓耳挠腮，为

躲开这场是非，如大地有缝，他会毫不犹豫钻进去溜之乎也。他

知道明朝的大律，没有一个大臣敢违背，如不冷静违律斩夸官进

士，正好给朝里那些恨自己的人抓住把柄，说冯保违律反朝，得

了这个罪名，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我冯保聪明一世，能办

这一时糊涂的事吗？要忍，天大的事也要忍，多大的面子也要丢，

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才算

好汉。曹操能当众不杀祢衡就是好汉。冯保这次不杀邢侗也是好

汉。只要有我冯保在，有大权在握，治不了这个进士杀不了这个



小臣才怪来。曹操能当众放祢衡，我冯保就不能三十六计走为上？

想到这里冷笑一声，不管他怎样，早晚逃不出我冯保的手掌。拿

定主意后，冲差役说：“这是一个疯子。”随即下令改道回府。

邢侗望着冯保的大轿哈哈大笑。随后，人群又爆发出一阵震

天动地的欢呼声。



第三章　　入仕途遭阻挠费尽周折

三贤良齐斡旋南宫补缺

是朝里朝外都重视的大事，这是大三年一次的会试和殿试，

明王朝选贤举才安邦治国的重要渠道。通过大考，选取一批进士

入翰林院任编修之类官职，还有一批进入知县、知府任主要官职。

因是大事，朝中的尚书、侍郎等高官们则很关心自己的子女、至

亲、门生、同乡的考生，是否考上名次，或早早准备使用什么手

段达到目的。忠诚朝廷的文官武将则盼望从会试中发现一批经国

济民的人才，扶朕治国。每到大考，两方面势力都在激烈的明争

暗斗，表面看风平浪静，背后里却是一场激烈斗争。

邢侗夸官拦冯保后，在入仕为官上，遭到了很大麻烦。

邢侗这次赶考，主考官正是于慎行，当殿试结束后他感到莫

大失望。万历皇帝年幼，朝内大事都由宦官司太监冯保主持，皇

后李氏虽聪慧，毕竟是妇道人家，对朝里朝外的大事，一时难以

招架。张居正为辅助大臣，虽提出“立贤无亲，唯才是用”的主

张，实现起来谈何容易。司太监掌握朝内实权，在朝中营私舞弊，

专横跋扈，张居正在他面前还称晚辈，委曲求全地工作。当朝前

途一片茫然。替国担忧的于慎行，身为这次大考的主考官，历历

在目。凭公而论，邢侗在这次大考中，是名正言顺的状元人选，

但他是临邑一个僻野乡村顶着高粱花子出来的平民百姓，无皇亲

国戚，又不会投门送情，岂能荣登状元的门坎？人才不用，用庸

才，朝内的大考就这么面对君臣营私舞弊，大明帝国往何处发展？



他几次上朝奏本让邢侗入翰林院，每次都被冯保驳回。他分析朝

内，皇帝年幼，冯保是太监，又善于哄骗，想秉公处理一件事谈

何容易，大考给他带来的只是唉声叹气。冷静下来，觉得不如单

独给太后李氏一个奏本，详细述明邢侗的才华，再建议留翰林院。

反复考虑后写出奏本，陈述邢侗精通程朱理学，殿试经史对答如

流，实乃海内才子，荐举邢侗入翰林院。奏疏上奏后，很快接到

圣喻：“朕知乃大考中精诚忠心，兢兢业业，诸项议程甚和朕意，

独邢侗入翰林院一事，需三思，暂批留缺待用，钦此”。于慎行一

看这个圣喻就知出自冯保之手，不觉得大惊。留缺待用，不但不

能入翰林院，连个知县也当不上了，这不是婉转地把邢侗推出门

外吗？于慎行岂肯接受这个现实。凭心而论，邢侗是大考的佼佼

者，不中状元已屈，推出朝外这是无理！忠心保朝的于慎行深知，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人才。苦思一阵，

留住邢侗只有一个人能办到，这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是首府大臣，

总揽朝内一切事物，虽抵不住冯保，但能直接和皇后李氏陈述利

害。想到这里，决定去找张居正，让张居正出面协调这件事。

张居正虽是首府大臣，处理朝内的事也不是那么容易，他不

能得 罪冯保，因冯保掌握着任何人没有的特权，他要婉转地争取

冯保同意，公公正正地处理这件事。在朝内这种环境中，这样的

角色难度就大了，好多事力不从心。相府手下的幕僚老的老，小

的小，新添进的一些下属，多数是冯保一伙的亲近，文的不能提

笔，武的不能动枪，办不了事架子不小，都是凭老子来府的。他

这次让于慎行任主考官，考虑于慎行忠心耿耿，选拔几个有真才

实学的人，安邦治国，安在僚下。但于慎行费力不小，也难扭转

乾坤，邢侗就是很好的一例，满朝文武大臣谁不承认他是才子，

而冯保的亲戚李勋才华一般，却中头名状元，众臣言不得语不得。

为选好幕僚，他为邢侗美言几句，没想惹着冯保，从那冯保就不



心于慎行能谈谈

是意思，处处找麻烦，几次回府的路上，冯保有意迎面而行，想

给他个下不了台，都是他改道回府不了了之。想起来也够烦恼的，

这个辅政大臣的权力只是一天到晚处理朝内繁杂事物，用人的权

政大臣是多么不易

力实际上是冯保一人掌握，他这才体会到给一个年幼的皇帝当辅

皇帝年幼不辩是非，皇后妇道人家，冯保专

会给皇帝、皇后拍马屁，叫皇帝、皇后满意。做到这一点，冯保

就能拉亲入仕，培养个人势力，即使张居正都看得一清二白，也

无能为力。想到这里，他无可奈何叹了口气。于慎行走进来，张

居正微微一笑让于慎行坐下。在朝中这些大臣中，张居正唯独和

里话，两人见面发些牢骚，谈谈闷在心里的看法，

虽不起什么作用，但能产生一时的轻松感。于慎行见了张居正第

要注意休息，

一个感觉年年见老，精力疲乏。他说：“也不能光没黑没白的忙，

不然身体支撑不住啊。”张居正长叹一声：“皇帝年

“冯保这

幼，又这么个大朝，这里无事，那里有事，天天上朝的奏本堆成

堆，哪里注意不到就容易出事，朝内又不平静，稍稍不慎就后果

难料啊。”于慎行知张居正这个角色，等于一个大臣伺候两个主子，

是不容易的，说：“坚持几年，皇帝成年后，就清心了。”张居正

只是微微一笑，问道：“现在来有事么？”于慎行说：“这不为大

考之事，新中进士邢侗，我上奏疏留朝进翰林⋯⋯”“这个安排很

好。”张居正以为朝里批了，喜形于色：“在殿试我见过这个人，

是一个才子，在君臣面前夸了几句，冯保以为和他的亲戚争状元，

惹得冯保好不乐意。哈哈⋯⋯以后把他调到我府来，这人有真才

实学，能独当一面。”于慎行见张居正误会了，说：“这个奏本没

批下来，是留缺待用。”“噢！”张居正沉思好长时间说：

人啊，阴险狡诈，听说邢侗夸官时拦住冯保的大轿，冯保吃了个

气，在安排入仕上借机报复，这事过不了他这一关就复杂了。”于

慎行大惊：“邢侗敢拦冯保的大轿，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惹恼


